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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铜仁碧江滑石那一刻，
犹如穿梭于时空隧道。漫步于南
长城起始之处，开启一段探寻滑
石屯堡悠久历史的旅程。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一座叫
新营垴的屯堡，我驻足于拱形石
门前，五棵古松香树如银甲武士般
矗立门首，虬曲枝干垂落的松针，
在春色中泛着铜锈般的幽光，树皮
皴裂处流淌着琥珀色的松脂。凝
望着云影来去，唯有石阶缝隙间丛
生蔓藤的缠绕，仿佛在追忆着往昔
人语依稀的岁月。

在默默追忆历史风云中，我
伫立于斑驳石墙之前，极目远眺，
东侧是湘境亭子关，南隅之地，滑
石营屯堡残留几道断墙静谧卧于
斯。城垣脚下蜿蜒的复兴河，一
脉源自大兴炮楼坡翠松处，另一
支流则发轫于帽子坡幽谷中。复
兴河下游横跨着湘黔两省共同修
建的复兴桥，石砌桥拱倒映碧水，
见证着湘黔边地的沧桑与变迁。
踱出石拱门，信步踏入依山而建
的古老屯寨，山半腰间散落六十
余户人家，白墙黛瓦屋居，错落有
致，恍若山神信手抛落的玉色棋
枰，在氤氲岚气间若隐若现。

在旅途探访中，我专程拜访
了新营垴屯寨的李家明老人。据
他所述，他们李氏的祖先叫李军
保，原籍江西，清代时期，宗亲上
祖迁徙麻阳，其子虎公被清廷征
兵驻亭子关，又到滑石营驻扎，后
又派往新营垴屯堡守卫。他们祖
先虎公最终解下铠甲，遂放下战
戟，铸剑为犁，就在此垦荒与耕种
屯田。后来与当地女子联姻。由
此家声日起，子孙绵延，代代相
传。

倾听老人缓缓道出那些极具
代表性的故事。令我意识到，他
们祖先融入当地风情，在日常生
活中，尽管没有战争，也并非总是
顺风顺水。恰似那几棵松香树的
根系在壮大的同时，也酝酿着浓
浓的家国情怀。

老人说：“自打建国起，滑石
乡就属我们新营垴出去当兵入伍
的人最多。”说着，他又伸出布满
老茧的手掌，扳着指头细数：新营
垴已有二十二名青年在部队扛过
枪，截至目前，仍有七位青年在军
营中履行职责。他吐出那一串数
字，令人震惊，一度让我陷入沉
思。这难道是屯堡的基因？或许

正是李氏家族军旅传承的独特体
现。

午后时光渐至，春日高悬，温
暖的阳光洒落，给人们带来一抹
温馨暖意。我们谈到新营垴屯寨
民俗文化传承的话题，李家明老
人如数家珍似的讲述，新营垴有
舞龙灯的习惯，龙灯是祖上从江
西带过来的。他回忆道，那年曾
经举办过一场盛大的舞龙灯庆
典。正是土地承包到户实施后的
第二个年景。粮食丰收了，每家
土仓里都装满了稻谷。全寨人极
为高兴，便积极筹办灯会，欢庆丰
盈的收获。并日夜制作两条数十
米长的巨龙。

翌年新春佳节，正值正月初
八之际，降瑞雪于出灯之夜。雪
花飘飘，新营垴屯寨的青年们齐
心协力，共同舞动起两条长达四
十余节的金鳞巨龙。两条巨龙在
他们手中，仿佛有了生命，轻盈跃
动，翩翩起舞。龙鳞闪耀着璀璨
的光泽；巨龙蜿蜒前行，宛若行进
中的仪仗队。龙灯所经之处，一
路爆竹声震耳，那紧凑的锣钹声，
如潮水般涌动，震得屋檐瓦片纷
纷落下。老人滔滔不绝地向我道

出那两条巨龙出动的热闹场景。
太阳偏西，我完成与老人对

话交流之后，已收获满满，不由得
前往观赏新营垴屯寨的风景。触
摸着这里的山风，让我领略到一
座屯寨的前世今生。告别李家明
老人，我信步从寨子走出，不禁再
次走进屯堡，轻抚城墙斑驳的石
块。这些层层叠加的石头上，已
然爬满了厚厚的一层苔藓。它们
是历史的见证者。

一座镌刻着六百年沧桑的古
老屯堡，依然静静地矗立。在星
移物换之际，在时代洪流裹挟中
悄然蜕变，已经成为屯堡古迹活
态的标记。

在古老的城墙之下，一群鸟
儿正轻盈地划过天际。那如歌的
鸟语仿佛在心灵深处激起涟漪，
令人浮想联翩。

■ 吴胜之，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松桃苗族自治县作家协会主
席。现已出版散文集《松桃嘉木》
《腊尔山台地》
等。

新营垴的时光浮尘新营垴的时光浮尘
□ 吴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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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城市如同一个巨大的
蒸笼。空调的冷气终究力不从
心，窗外高楼林立，钢筋森林的缝
隙里，热浪挤过来，令人呼吸都觉
凝滞。一日下班途中，我瞥见花
店角落摆着几株秧苗，纤细的藤
蔓怯怯探出，叶片稚嫩微卷，那一
点怯生生的绿意，在水泥灰的映
衬下竟格外醒目。我心头一动，
买了一株丝瓜苗带回了家。

小苗初时拘谨，蜷缩在盆中，
探头探脑。我把它置于窗前，每
日清水浇灌，日光沐浴。几日之
后，它便不再畏怯，开始舒展筋
骨，藤蔓如孩子伸出的手臂，试探
着向上攀岩。它寻到窗棂的缝
隙，便毫不客气地缠绕上去，一日
日，一寸寸，向着上方那片天空奋
力伸长。

丝瓜藤蔓成了我斗室里的绿
瀑布。藤蔓日日向上攀爬，终于
探出窗外，面对城市的天际线和
密集的楼宇森林。丝瓜藤却不管
不顾，它只专注于自己的攀岩，叶
子在风里沙沙翻动，那绿意越窗
而出，沿着墙缝蜿蜒而上，向着上
方被楼宇切割的天空伸展，竟也
自有一番倔强生机。

某日清晨，我惊觉窗外竟有
黄花初绽。明亮的黄色花朵在晨
光里粲然开放，像几只小巧的喇
叭，朝着天空吹奏无声的夏日序
曲。这明艳的宣告，竟引来一只
蜜蜂。它不辞劳苦地飞越钢筋水
泥的丛林，循着花香而来，在花朵
间笨拙又认真地穿梭忙碌。这小
小访客，使我的窗口霎时添了生
气——仿佛城市的一个微小缺
口，被这自然之物温柔地填补了。

花落果生，小小的丝瓜顶着
残花探出头来，青翠欲滴。它一
日日膨胀，显出茁壮的姿态，表皮
青绿，凝着露水，沉甸甸地坠在藤
上。

然而夏日的脾性向来暴烈无
常。一日午后，天色陡然转暗，黑
云如墨泼洒，狂风卷着尖锐的呼
啸声扑来，豆大的雨点随即噼啪
砸下。窗外的丝瓜藤，立刻成了
风雨肆虐的战场。那嫩绿的藤蔓
在狂风中剧烈摇摆，初长成的丝

瓜在风中无助地摇晃，几乎要被
连根拔起。我隔着玻璃窗，心也
揪成一团，却束手无策。

风雨初歇，我慌忙推开窗户
探看。藤蔓狼狈地纠缠着，几处
嫩枝已被风折断，湿漉漉地垂挂
着。那根最大的丝瓜倒还顽强地
悬着，只是瓜身添了几道划痕，像
个刚打完架、挂了彩却依旧挺直
脊梁的少年。叶片零落，窗台一
片狼藉，唯有那伤痕累累的丝瓜，
在雨后初晴的光线里，显出一种
洗练过的、沉甸甸的碧青。

后来，丝瓜长得更大了。我
小心地摘下它，瓜身修长匀称，掂
在手里是沉甸甸的生命分量。切
开，淡绿的瓜瓤水润清甜，带着一
股阳光雨露淬炼过的洁净气息。

丝瓜藤蔓经了风雨，却并未
萎谢，伤口处又萌出新的嫩芽，更
执着地向上攀爬。它不因一次摧
折便放弃对阳光的渴望，反而在
断处积蓄力量，重新抽枝展叶，绿

意竟比先前更为浓郁深沉。
这藤蔓执拗地缠绕着窗棂，

日日向上，向着高处的光攀爬。
它的绿意，在夏季酷热里静默地
流淌，无声无息地漫过冰冷的窗
框，最终在玻璃幕墙的都市背景
上，留下了一道蜿蜒的生命印记。

丝瓜终究平凡，既非奇花亦
非异果。它只是顺着自己的天性
生长，在七月的酷热里，在暴雨的
鞭笞后，默默结出果实。它只以
最柔韧的藤蔓，最朴素的果实，无
言地昭示着：纵在钢筋水泥的缝
隙之间，生命依然可以扎根，可以
向上，可以结出属于自己的那份
沉甸甸的实在。

■ 苏阅涵，四川省资阳市作
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江西日
报》《中国自然资源报》等。

丝瓜藤下有盛夏丝瓜藤下有盛夏
□ 苏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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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透过吊脚楼的飞檐
银饰在姑娘身上闪耀
老银匠捶打的月光
正沿着青石板路流淌
古寨在岁月中悠远
腊肉在炕上熏成珍品
酸鱼在铁锅里飘香
身穿民族服饰的姑娘
在晨雾中走来
山风捎来歌声的余韵
梯田在暮色里叠起褶皱
我把记事写进苗寨
山乡走出整座盘石的春秋

黔东草海

风把草尖吹成绿色的海
漫过坡地，漫过牛羊的影子
云朵在蓝天下瞭望
每片叶子都藏着阳光的密码
蒲公英举着白色小伞
等待一场迁徙的指令
远处的风车转着转着
就把岁月碾成了草香
躺在草海里看天
天是倒过来的草海
天作被草作床
这是我的畅想

大风车

钢铁的骨骼在风中转动
把盘石的风，纺成透明的电
照亮草海
连起苗寨万家灯火
叶片切割着阳光
碎成满地金箔
风穿过风车的腹腔
发出时代的音频
它不说话，只一圈圈
丈量天空与草海的距离
把日子转成炊烟的形状
转成新时代的圆舞

红石奇观

石头在地里燃烧了万年
把火焰烧成凝固的赤
雨水冲刷出沟壑
像大地跳动的血脉
阳光斜照时
每一块石头都在低语
诉说地壳深处的秘密
和祖辈的足迹
有人说这是太阳的碎片
有人说这是大地的情书
在盘石的山坡上
它们沉默地，红得惊心动魄

云海梯田

雾从谷底漫上来
梯田便成了云中的阶梯
稻穗垂着晨露
像系在梯级上的弯月
农人踩着云雾耕作
身影时隐时现
恍若在天庭打理
散落人间的棋盘
夕阳西下时
梯田盛满金色的酒
醉了归鸟，醉了晚风
醉了田埂上斜倚的时光

■ 杨智勇，中国散文学会
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 、
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出版个
人散文集《故乡印记》。

盘石印象盘石印象
（（组诗组诗））

□ 杨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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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烟里的霞光
酿成了红酸汤
木楼上的歌声
唱出了米酒香
小城慢时光
抚平了往日的忧伤
你和我会不会牵手
看摇曳的灯光
……
轻松的歌谣时不时传到耳

畔，脚步便不由自主地慢下来。
这是走在凯里街头的感觉。被生
活工作捆绑着的身心，绳索一下
子散开，舒适愉悦，时光悠闲而曼
妙。

春夏之交，花开满凯里。初
入凯里的人，一定是这样的感受。

月季和杜鹃是凯里的市花，
每年这个时节，软风细雨，驾着云
雾，变了个魔术，眨眼间，绚烂的
色彩便摇曳在风中，漫过每一条
街巷。

美丽的花姿摇曳在小城的背
影里，它们彼此衬托成为凯里的
底色。街道两侧，那些既时尚又
古朴的建筑、景观小品很容易吸
引人的目光。

大十字是凯里城市中心的标
志性街区，进入凯里，免不了要在
那里交汇，然后又扩散开去。

琵琶琴、铜鼓、银帽和芦笙，
几组雕塑景观，惟妙惟肖，极具民
族文化特色。往南的一条街通向
民族博物馆。推开那扇门，一下
子掉进城市的另一面——时钟被
谁往回拨弄了几千年，山村的世
界突然变得遥远而陌生。原来，
曾经的农耕文明被鲜活保存到现
在。

街道两边，月季恣意绽放，花
影里的建筑，腰上缀着民族文化

符号，比如蝴蝶、牛角、风雨桥等
等，头上是鼓楼或者吊脚楼的翘
檐。就连公交候车亭，脖子上也
戴着亮光光的银项圈。好像，凯
里就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她
休闲时尚的裙摆上恰到好处点缀
着民族文化元素，别样的打扮和
装束是凯里这座小城鲜明的标
签。浓缩了的文化符号与时尚生
活融合在一起，让人感觉既在潮
流里前行，又不忘来时的路。走
近这座小城，注定会邂逅那些曾
经的过往。在一些包裹着层层

“包浆”的名字里，能找到凯里古
老的模样——洗马河、凯老街、永
乐桥……呼唤着这方土地之上的
风烟与芳华。

穿过老街巷子，脚下的石板
路，屋檐下的旱烟袋，美人靠上的
花背带，还有那美丽的苗家姑娘，
都会唤醒你曾经的记忆。

无论你在什么场合，五花八
门的乡音，起伏别样的调式，听起
来就像一曲交响，并不影响交流
和共处。水乳交融的共生之态让
凯里丰厚、多彩和沉稳，有海纳百
川的气度。

慢生活状态是人不再为生活
奔波，放缓曾经匆匆的脚步，享受
时光的停留。

我们总在满城花开时，恍然
听见儿时的歌谣，萦绕梦里梦外
的老阿爸的银匠铺，老阿妈的酸
汤菜，还有那游方的老地方，不知
还在不在？

我仍记起一个村庄，在那里，
有一群简单而优雅的庄稼人。

锄头镰刀，春种秋收，他们再
熟练不过了。农闲，男人们吹吹
芦笙，敲打银器，喝醉了，喊一嗓
子，把歌声牧放在大山里；女人们

纺纱织布，再把看到的风物，或者
记忆的故事绣成一方天地……

也不知是哪一天，有人拿起
拙朴的画笔，用雨水洗过的色彩，
把猪马牛羊，鸡鸭鱼虫涂抹在他
们的日子里。于是，他们的农事
就多了一季庄稼——在画板上犁
田播种，用颜料给稻子施肥，把牯
牛喂养成一种文化……想象在放
飞，庄稼在拔节，画笔在收割……

这些人，就是苗岭深处的铜
鼓村农民画家。

慕名到访的人，不敢相信，他
们的画作早已飞出山村，飞到国
外，频频获奖。

铜鼓的画家们用手中的画笔
去理解生活和生命，去构图梦想
和快乐。他们笔下的画面古拙而
富有想象，那就是他们的庄稼，他
们的牛羊，他们的农门阵……你
看他们的表情是自信的，态度是
专注的。好好侍弄农事，画板上
一样会丰收在望。

记住一个城，有多种方式，舌
尖上的美味，也许最容易给人留
下好印象。比如北京烤鸭、云南
过桥米线、重庆麻辣火锅……美
食与一座城就这样有了联系，彼
此成就。

随便往街边扫一眼，“酸”是
凯里最热烈，最温暖的文字。酸
汤，自然而然成为这座城的乳名。

灯火彻夜不眠，街巷时光散
漫。一块块诱惑人的招牌，招摇
于店外，什么都骗不了舌尖，烟火
气里的美食莫过于凯里酸汤。

以“酸”为名的这条河流，美
食的名目犹如河里的沙石，数也
数不过来。就拿米粉来说，原先
还只是笼统地叫作酸汤粉，现在
细分成砂锅粉、酸汤牛肉粉、酸汤

鱼粉……
炉火上架着砂锅，一小会儿

功夫，酸汤底料便沸腾了。风味
独特的辣蘸少不了，喜欢的话，再
往碟里放一坨调味的豆腐乳。

韭菜、茼蒿、洋芋片……保鲜
柜里有下火锅的食材，用竹签穿
成串，自选自取。结账时，以数竹
签为凭，吃了几串，就付几串的
钱。此种吃法，凯里人叫“撸串”。

酸汤“撸串”不讲排场，经济
实惠，味道纯正。火锅升腾起的
热气，在空中弥漫，整个人被酸爽
的味道包裹着，场面热烈而真实，
像极了当地群众的纯朴性格。

听一个朋友说，当年在凯里
念书，周末改善伙食，学生的条
件，“撸串”是首选。彼时，身上不
宽裕，上街都是同学请客。他记
得当时说过的话，等以后有了工
作，定要请这个同学天天“撸串”。

服务员，再上几瓶啤酒。街
灯点亮，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撸
串”的味儿随着夜色愈加浓酽了。

让我们把步履放慢，再放慢，
享受凯里小城的美好吧，享受那
一排排香樟下的绿荫，享受灯火
通明的永乐桥夜市，享受生态稻
田酸汤鱼……在烟火深处，在万
象人间，在凯里漫时光里，打开自
己，成为那个卸下甲胄的归人。

■ 陈永忠，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作品散见《民族文学》《广西
文学》等。

黔北娄山关北麓的桐梓人，因八十年
代在九坝岩灰洞发掘出二十万年前的人
类牙齿化石和用火痕迹，被命名“桐梓人”
而载入辞海。

两千多年前，桐梓一词就有记载。著
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子说，“拱
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
者”。由此可见，桐树和梓树在很久以前
就是有影响的物种，是农耕文化，社会文
明的象征。

桐梓城的来历有两种版本：一种说法
是县城最初建在新站的旧城坡，那儿有个
山坡到处长满桐梓树，人们叫桐梓坡，于
是把县名称作桐梓；另一种说法是旧时县
衙大门口两边各栽有一棵桐树和梓树，于
是称为桐梓县。

桐梓无论城市怎么发展变化，始终都
有一条文化的脉络在赓续，在氤氲，那些
文化的记忆符号如时间链条上熠熠闪光
的珍珠，深刻而美好。

明代状元杨慎被贬谪云南途经桐梓
写下的脍炙人口诗篇——《夜郎曲》“夜郎
城桐梓，原东堞垒平。村民如野鹿，犹说
翰林名”，足也证明桐梓民风淳朴，人心良
善，十分注重教化、教育。

清朝时期，桐梓诗人赵旭青年时代随
叔至山东腾县祖父官署居住，先后游学吴
楚，阅历学识极富。回桐梓后，长期居家
课读，与郑珍、莫友芝情谊深厚，曾任桐
梓、荔波教谕。赵旭博学多才，关心桑梓
文化事业，曾编辑《桐梓耆旧诗抄》《桐梓
艺文志》《文学尔雅注》等20卷，著有《播川
诗抄》8卷，选诗500余首，有《播川全集》50
集。他一生坎坷，对贫苦农民的生活较了
解，其诗多反映贫苦百
姓的疾苦，同情劳动人
民的苦难，大胆揭露清
朝 的 腐 败 、社 会 的 黑
暗。语言朴质无华，通
畅明快，具有浓郁的乡
土气息。

再 说 八 十 年 代 初
期，当时可谓全民文学
热，这时桐梓县城作家
李宽定因小说《良家妇
女》《小家碧玉》《大家闺
秀》三个女儿家系列中
篇 小 说 在 全 国 引 起 反
响，《良家妇女》拍成电
影 在 柏 林 获 了 国 际 大
奖，很是轰动，还被中央
电视台“一个作家与一
座城”栏目隆重介绍，给
桐梓人长了脸，在外谈
起他都颇为自豪。

桐梓县城不大，东
西南北四条街，以大十
字为中心。县城所在的
城关镇是全省的灯谜之
乡，还应邀到吉林、福
建、广东参加灯谜赛事
活动，并载誉而归。桐
梓 人 钟 爱 灯 谜 源 远 流
长，每逢节庆日都有灯
谜活动举办，我们除了
看热闹外，偶尔也会融
入其中，猜几个难度系数小的灯谜，领几
个笔记本或钢笔铅笔之类的奖品乐颠乐
颠的返校。

九十年代，桐梓积极响应改革开放的
号召，新修了河滨大道，取代了川黔公路
210 国道。原来的老路改做步行街，铺上
紫砂条石，打造成充满古典韵味的夜郎
街，街口建造一座李白塑像。随后又将夜
郎街打造成楹联文化一条街，为全国楹联
文化县注入丰富内涵。

近年来，桐梓又与县城建设、高铁站、
高速路出口结合起来开发，打造了天门河
湿地公园，配套修建了诗联文化广场，打
造了楹联长廊和诗词墙，将从全国公开征
集、精心挑选的40副对联、80首古诗词镶
刻于门头、长廊、亭子之上。无论是当地
市民茶余饭后游逛到此，外地客人旅游到
此，都可以尽情欣赏，了解地方文化，陶怡
情操。

值得欣慰的是，桐梓在新区开发建设
的时候，对老县城的模样更是情有独钟，
刻意规划兴建了一座古城——桐梓记忆，
仿照当年县城具有地标文化符号的魁阁、
电影院、花朝门、下街、灯谜葫芦城等等进
行了复制还原，形象地记录见证了桐梓发
展的轨迹，既突出了地方特色，延续了城
市历史文脉，保护和弘扬了传统优秀文
化，又融入了现代元素，适宜人居，弥补了
人们的缺憾，满足人们的怀旧需求，释放
了浓浓的乡愁。

■ 张 维，贵州
省作家协会会员。作
品散见《人民日报》
《贵州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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